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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2 时吃饭 、4 时睡觉 、9
时起床，这是武汉志愿者阿木这
一段时间的生活常态。

1 月 28 日凌晨 2 时，阿木的
朋友圈晒出一碗排骨面。 1 月 29
日凌晨 2 时 50 分， 他的微信朋
友圈发出的是一碗牛肉面。

阿木是“新武汉人”，他祖籍
福建，从小在武汉长大。 2020 年
春节，家人们都回到福建老家过
年，他选择一个人留在武汉。

办公室、超市，是武汉封城以
来阿木仅有的两次出行目的地。
更多的时间，他在家里忙碌着。

阿木加入一个名为“驰援武
汉·抗疫志愿”的微信群，开启了
志愿者生活———每天接听、拨打
20~30 个电话， 傍晚四五点钟是
一天电话高峰期。 如果联系上供
货渠道和资金方 ， 他需反复确
认，促进对接；没有的话，需要整
理之前的货源和需求信息，筛选
并做记录。

头两晚临睡前，阿木还设定
上午 9 点半的起床闹钟，但到了
后面，这个闹钟形同虚设。 因为，
每天早上差不多到了时间点，总
会有电话把他叫醒。

一

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防治做一些事， 是阿木 1 月 21
日就萌生的想法。

那时候， 武汉尚未封城，网
络上的各种信息让阿木心生警
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拍
了拍桌子，转头在电脑上登录阿
里巴巴批发网。

阿木此前干过采购，对寻找
各类物资的活儿得心应手。 当
天， 各类医用物资还有货可寻，
他穿梭在不同的卖家之间，反复
比对具体价格、库存情况。

“普通医用口罩平时的成本
在 4 分钱一个，哪怕过年期间人
手不足，人力成本上涨，最多也
就 1 毛钱一个；N95 医用级别口
罩的成本价 2 元左右；工业级别
5 个起批，价格是 3.2 元。 ”提起
各类价格，他如数家珍。

这些积累在未来几天内，为
阿木与更多的物资渠道谈价敲
定了基础。

行动从 1 月 24 日开始。 大
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物
资短缺问题逐渐显露。

第二天上午，阿木组建了第
一个微信群，名为“武汉医院物
资对接”， 主要用来统筹湖北各
大医院的需求与物资捐赠。 群里
的人员，包括一名湖北省卫健委
工作人员，两名来自武汉市肺科
医院、 武汉市协和医院的医生，
以及一名负责沟通、协调、过滤
信息等工作的朋友。

不同角色的分工被安排得
明明白白———湖北省卫健委工
作人员负责提供各大医院的需
求；如果联系到物资，一线医生
得空了看一眼， 一旦符合标准，
就继续下一步流程； 而阿木，更

多是寻找物资渠道，为供应商与
资金方牵桥搭线。

“找资源，这个我擅长。 ”他
随手发来一张捐赠物资相关标
准，里面标注着，口罩标准为，外
包装或内包装明确标有 N95 或
KN95 （GB19083-2010）； 欧标
FFP2 及以上；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YY0969-2013）；医用外科口
罩（YY0469-2011）。

但现阶段，更着重搜寻的是
除口罩以外的物资，比如医用防
护服（GB19082-2009）；医用一次
性乳胶手套(GB10212-2006)；护
目镜；防护眼镜；防污染鞋套；医
用帽子等。

“牵桥搭线”已经一周了，阿
木发现，院方的需求点其实并没
有发生变化，口罩依然是最紧张
的物资。 但现在捐赠供应点改变
了，“市面上很难再买到大批量
口罩了，所以更多的捐赠者转道
搜寻防护服、医用手套和护目镜
等别的物资。 ”他说。

为了防止群消息过多，阿木在
微信朋友圈定下一个“规矩”，如果
有捐赠意向的志愿者，可私下先与
阿木联系， 他与医院前期进行对
接，沟通医院所有需求之后进行反
馈，有必要再将捐赠方拉入群。

二

“英国供应商那边刚刚回
话，我现在要赶紧去找基金会协
调资金，看一下有没有捐赠者能
够采购这批货。 ”1 月 29 日晚上
10 时 20 分， 阿木放下手中的跨
洋电话。

他口中的这批英国物资，已
经协调了将近一周时间。 三天之
前， 库存还算丰富：2 万~3 万件
防护服；欧盟标准 FFP2 口罩，10
个/盒， 预计最快 2 月 3 日可发
货；约 1 万副护目镜，下单后一
周到货。

但刚刚一通电话，让情况变得
有些微妙———口罩已经没货了，护
目镜也仅剩下最后 1000副。

阿木也已好久没有干过寻
找医用资源的活儿了。 他承认一
开始确实有些茫然，国内所有符
合标准的物资厂家基本都被接
管。如何打开局面？他左思右想，
最终调整了方向：国内医用物资

匮乏涨价，他就转向海外；英语
不好，就委托邻居帮忙。

阿木的邻居恰好从事跨境
电商业务，熟悉进出口贸易和相
关清关流程，拥有一套成熟方案
来解决很多志愿者难以突破的
进出口问题。 英国这批物资，就
是他与邻居分工合作找到的达
标供应商。

从海外入手这条路径，让他
降低半途被“截胡”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他依然不得不面
对现实，目前海外的资源也特别
紧张。“有家南京的地产基金在
欧洲‘扫货’，超过 10 万件防护
服都被他们买下；口罩也全球断
货， 韩国的 KF99 口罩才能供应
一线， 但因为是战略管制物资，
禁止出口。 ”他提道。

还有什么办法？
除去口罩、防护服这类普通

医护用品之外，他协助联系的物
资渠道，更多是额温枪、喷雾器、
消毒机、救护车等偏大型资源。

1 月 29 日左右，阿木帮武汉
第六医院找到 3 台挂壁式消毒
机。 医用空气消毒机，主要作用
是给病房、诊室等密闭空间做空
气消毒，按正常程序，购买之后
由厂家负责运送并安装，但让他
稍感头疼的情况是，厂家要求不
去做现场安装。

阿木的一位杭州朋友想捐赠
一批额温枪，但不知道应该对接哪
家医院。他从湖北省卫健委的工作
人员手中拿到一个精准需求：武汉
市中医医院汉阳新院区最缺这类
物资，于是开始张罗起来。

有了物资渠道，他转头协调
资金，钱都是通过学生志愿者团
队、一些公司善款募集到，也有
普通人的爱心捐赠。 他主要联系
的资金渠道有 3 个：德国的 web3
基金， 国内的币安慈善基金，以
及 360 公司的员工捐赠，上述提
到的这批英国物资，防护服信息
他就对接了 360 公司的一名员
工，还在沟通数量、价格当中。

钱不过手，是阿木做这件事
的原则。 每一批次捐赠，他都会
单独再拉一个群， 把捐赠方、物
资供应商、医院的院方代表聚集
到一起，捐赠方直接向供应商采
购，直接打款。 不过，前期阿木会
利用自己的优势先与物资渠道

方谈一轮价格，后期具体采购价
格，捐赠方通常还会再进行第二
轮谈价。

“做这件事很简单，其实就
是找信息不对称，我这个中间人
的作用在于抹平这些信息不对
称。 ”阿木很忙，我们的采访一直
断断续续。

“找信息不对称？ 具体怎么
理解？ ”抛出这个问题两小时后，
他才终于再次出现。

他又跟一家口罩厂打了电
话，询问供应周期、数量等，最后
谈到价格。“整个沟通过程中，我
们的对话非常顺畅，我与厂家之
间没有任何信息差，他们把我当
做行内人， 所以报价很实在，几
毛钱一个的价格由我拍板。 但我
的一个朋友最近也联系到一家
口罩供应商，人家给到的价格是
一块多一个，还不能还价。 ”阿木
说， 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所导致，
“我朋友不是很懂行， 与供应商
之间有了信息差。 ”

三

从 1 月 24 日至今， 封城这
些天， 阿木天南地北地找物资，
而后筛选、整合。

到底联系了多少个物资渠
道？他没空数。都是一打电话，问
能不能供应？ 能，继续谈；不能，
下一家。 价格合适，就速战速决；
价格偏高， 那就先记录下来，回
头再说。

阿木也碰到过难题。“我们
做这个事情说白了也是志愿者，
但现在对接的少数医院需求量
很大，院方却不积极，偶尔也会
感觉自己是不是在白费力气。 ”

但这并不是最难的，更大的
难点在于，物流运输。 一周以来，
他们成功送达医院的物资是 0，
都卡在物流上了。

1 月 26 日，他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为湖北襄阳市 6 家医院
协调到 8 吨厂家直接捐赠的双
氧水， 但由于物流人手不足，只
能运送到荆门，需自行运回襄阳
分发，希望荆门或襄阳的朋友能
够协助解决物流运输问题。

“其实只要一台大货车就能
解决。 但到现在已经第五天了，
医院没车拉， 有关部门协调不

上，还没搞定。 ”1 月 29 日，一谈
起这些物资的后续运输，阿木就
着急上火。

那批位于杭州的额温枪，捐
赠方与院方代表已经对接上了，
也因为物流问题，停留在杭州几
天。 当时，阿木紧急咨询了多家
杭州当地的快递公司， 但是，顺
丰空运不能发带电物资，重量不
能超过 3 公斤；当地中国邮政没
有开门； 德邦快递回复称发不
了；圆通快递营业点的电话打了
12 分钟一直没人接听；唯一的希
望是中铁快运，但这家快递公司
要求必须提供受赠单位的接收
函证明， 才能揽收发货，1 月 30
日，医院院方代表根据中铁快运
的要求开具了证明。

还有一批医疗喷雾器，1 月
27 日下的订单，1 月 28 日晚上
才发货，但截至 1 月 30 日凌晨，
物流信息一直没有更新。

为了解决物流难题， 阿木、
医院方、捐赠方、厂家四方都在
共同想方设法。

但一方面，医院接收物资只
能动用医生的私家车，没有专门
的货车。 目前在武汉，私家车出
行需要拿着医院开具的接收函
去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申请
车辆通行证， 报备车辆信息；另
一方面， 湖北省内运输几乎断
线， 阿木已经咨询了几个车队，
都没上班。

快递方面， 主要依靠陆路、
铁路、 航空班机几个运输方式，
但现在航班减少，通行列车也减
少，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运量降
低。 相对而言，这段时间武汉对
于运输的要求相比平时又提高
许多。

1 月 27 日， 湖北省委副书
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所有捐赠物
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目的是
要让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
时准确登记在案， 捐赠的物资、
资金使用能够登记在案。

从 1 月 29 日开始， 阿木和
身边其他的民间公益者陆续发
现，有一些捐赠物资被当地红十
字会拦截退回。

他所加入的那个驰援武汉·
抗疫志愿群里，最近两天，红十
字会与捐赠物资的运输都成为
热门话题。 1 月 31 日，一位志愿
者甚至提到，平头百姓很难揣测
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良苦用
心”，或许他们要等到“最危急的
时候”， 或者他们有自己内部的
审计、审批流程。 但是对于在一
线的医生和患者来说，没有什么
比缺少医疗物资更难熬。 而且无
比真实。

阿木有同样的感慨。他还在等
待第一批捐赠物资的定向送达。

2 月 1 日，好消息传来：一切
捐赠手续办妥，杭州的这批额温
枪，由中铁快运送达武汉，目前
已到达武汉市中医医院和武汉
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手中。

（据《经济观察报》）

志愿者阿木：

一个“新武汉人”的抗疫生活


